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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烨伟的失望和对君昊的无望里，我也曾做

过错事。去年夏天，我在一次同学聚会上重逢了大

学时喜欢过我的男生，他依旧对我温柔，会认真听

我说话，会懂我的委屈。在那段情绪最低落的日子

里，他的出现像一根救命稻草，我忍不住向他倾诉

婚姻的不幸，甚至在一次冲动之下，做出了背叛婚

姻的事。

可那段短暂的逃离，并没有让我解脱，反而让

我陷入了更深的愧疚和痛苦里。我看着孩子天真的

笑脸，看着烨伟依旧温柔的眼神，心里充满了自

责———我痛恨自己的懦弱，痛恨自己用错误的方式

逃避问题，更痛恨自己变成了曾经最讨厌的人。从

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那个同学，也把那段不堪的

过往深深埋进了心底，不敢再触碰。

我不是没有想过离婚。无数个深夜，我看着身

边熟睡的烨伟，看着隔壁房间孩子的小床，心里都

在挣扎：要不要结束这段无爱的婚姻？要不要给自

己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可每次话到嘴边，一看到

孩子伸出的小手，一想到单位里那些人言可畏的

目光，一想到离婚后可能要面对的生活压力，我就

会把话咽回去。

我跟朋友说“为了孩子，我只能这样过”，其

实我知道，更多的是自己的懦弱和胆怯。我害怕离

婚后孩子会生活在单亲家庭，害怕他会因为父母的

分开而受到伤害；我害怕单位里同事的议论，害怕

那些“离婚女人”的标签会贴在我身上；我更害怕

离婚后的未知———我已经很久没有独自面对生活

了，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养活孩子，不知道自己能

不能适应没有烨伟的日子，不知道离开这座“牢

笼”后，会不会走进另一座更大的“牢笼”。

有人问我，这样的婚姻有什么意义？每天过着

同床异梦的生活，对着不爱的人强颜欢笑，难道不

觉得累吗？我也不知道答案，只知道现在的生活，

就像一杯温吞水，不冷不热，却能让我勉强活下

去。我排斥跟烨伟修复关系，也不再期待爱情，就

这样日复一日地过着，扮演好“妻子”和“母亲”

的角色，把自己的情绪藏在心底。

上周，我接孩子放学时，看到君昊带着一个女

孩在公园里散步，女孩笑起来眉眼弯弯，君昊看着

她的眼神里满是温柔———那是我从未见过的温

柔。我心里没有难过，只有一种莫名的释然。或许

从一开始，我喜欢的就不是君昊本身，而是他带给

我的那份心动的感觉，是他让我在压抑的婚姻里，

看到了一丝不一样的可能。

晚上吃饭时，烨伟像往常一样给我夹菜，说：

“下周我们带孩子去游乐园吧，他念叨好久了。”

我看着他，又看了看身边吃得正香的孩子，轻轻点

了点头。窗外的夜色渐浓，灯光照在餐桌上，映出

我们一家三口的影子，看起来格外温馨。可只有我

知道，这份温馨的背后，藏着多少无奈和迷茫。

我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会持续多久，也不知道

未来会不会有改变。或许有一天，我会鼓起勇气提

出离婚，带着孩子开始新的生活；或许我会一直这

样过下去，在无爱的婚姻里，守护着孩子的童年；

或许烨伟会真正明白我的心意，我们会试着重新

开始；又或许，生活会给我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

人生就像一条充满未知的路，而我现在，正站

在一个岔路口，一边是熟悉的安稳，一边是未知的

自由。我没有立刻选择的勇气，只能慢慢往前走，

等着时间给我一个答案。毕竟，不是所有婚姻都有

爱情，不是所有选择都能随心所欲，有些路，需要

慢慢走，才能看清方向；有些答案，需要慢慢等，

才能找到结果。 （文中人物均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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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困在无爱婚姻里，不想修复也不愿放手
结婚6年，孩子4岁，我一边对眼前温柔体贴的丈夫烨伟满心厌烦，觉得他的好都是裹着糖衣的谎

言；一边又对不爱自己的上司君昊无法自拔，哪怕知道那份心动不过是镜花水月。过往的背叛与愧疚像

藤蔓般缠绕着心脏，让我在这段无爱婚姻里，既不愿费心修复，也没勇气彻底放手。人总说婚姻是避风

港，可于我而言，它更像一座精致的牢笼，我看得见外面的阳光，却迈不开逃离的脚步。

第一次在会议室注意到君昊时，窗外的阳光刚

好落在他棱角分明的侧脸上，连他握笔的姿势都透着

一股说不出的认真。那时，我刚因为孩子的教育问题和

烨伟冷战了3天，心里积满了委屈和烦躁。君昊的出现，

像一道意外的光，猝不及防地照进了我灰暗的生活。

作为我的直属上司，他专业又沉稳。有一次，我

因为赶项目报告熬到深夜，他路过办公室时，默默

递来一杯热咖啡，轻声说：“别太累，身体要紧。”还

有一次，我在工作中出了错，他没有责备，反而耐心

帮我分析问题，教我如何改进。这些细碎的关心，在

烨伟日复一日的“敷衍式体贴”对比下，显得格外

珍贵，也让我在压抑的婚姻里找到了久违的心动。

我开始变得不像自己。每天早起半小时挑选衣

服，对着镜子反复练习微笑；提前到公司，偷偷帮

他整理好办公桌上的文件；甚至编造各种工作理

由，只为能和他多待一会儿。

我像个赌徒，一门心思地想把所有的热情都倾

注在君昊身上，哪怕赢的概率微乎其微。直到那

天，公司团建结束后，我鼓足勇气追上他，把亲手

织了一个月的围巾递过去，声音紧张得发颤：“君

昊总，天凉了，这个……给您。”他愣了一下，接过

围巾又轻轻放在我手里，语气礼貌却带着疏离：

“抱歉，我有喜欢的人了，不能收你的礼物。”说

完，他微微颔首，转身走向停车场。我站在原地，看

着他的车消失在夜色里，手里的围巾还带着我的体

温，可心里却像被泼了一盆冰水，从头凉到脚。

我蹲在路边的路灯下哭了很久，路过的行人投

来异样的目光，我却顾不上难堪。明明知道这份感

情从一开始就是我的独角戏，明明知道君昊眼里从

来没有我，可心却像被磁石牢牢吸引，怎么也拔不

出来。就像有人说的：“爱上不爱自己的人，就像在

机场等一艘船，注定徒劳无功。”可道理我都懂，情

绪却偏偏不听话。那天晚上，我在路边坐了很久，

直到露水打湿了衣服，才慢慢站起身———原来有些

光，看起来温暖，靠近了才知道，那不过是虚幻的

海市蜃楼，根本照不亮我前行的路。

如果说君昊是遥不可及的虚幻光，那烨伟就是

我身边密不透风的墙。他对我极好，好到让外人都

羡慕。每天早上，他总会在厨房里忙碌，做我爱吃

的各种早餐；孩子的奶粉、衣物、早教班，他都安排

得井井有条，从不让我操心。

可这份人人羡慕的“好”，却让我越来越反感。

就像身上穿了一件不合身的毛衣，明明材质柔软，

却总觉得勒得人喘不过气。这种反感的源头，要追

溯到孩子刚满周岁那年。那天我帮烨伟收拾公文

包，不小心碰掉了他的手机，屏幕亮起的瞬间，一条

未读短信跳了出来：“我根本不爱我妻子，跟她在一

起只是责任，等孩子再大一点，我就跟她摊牌。”

发信人的备注是“玲”，我从没听过这个名字，

却瞬间像被人泼了一盆滚烫的开水，浑身都在发

抖。我握着手机，手指冰凉，一遍遍地看着那条短

信，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往下掉。原来那些温柔体

贴、那些耐心包容，全都是假的；原来他对我的好，

不过是出于“责任”的表演；原来我在他心里，从来

都不是爱人，只是一个需要履行责任的“妻子”。

那天晚上，烨伟回来后，我把手机摔在他面前，

质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先是愣住，随即脸色变

得苍白，沉默了很久才哭着求我原谅，说只是一时

糊涂，和那个女人只是逢场作戏，心里最在乎的还

是我和孩子。我看着他痛哭流涕的样子，心里却没

有一丝波澜，只有密密麻麻的疼。

从那以后，烨伟对我更好了，好到近乎讨好。可

我总觉得这份好里藏着欺骗，藏着无法言说的虚

伪。他会在我选家具时顺着我的意思说 “都听你

的”，可转头就会以“这个更实用”为由，买他自己

喜欢的款式；他会在纪念日时抱着我说“我最爱你

了”，可眼神里却没有半分真诚，只有刻意的温柔。

我知道人不能总揪着过去不放，也知道婚姻需

要包容和原谅，可那句“我根本不爱我妻子”，早已

像一道无法愈合的伤疤，刻进了我的骨子里。每当

烨伟对我好时，我都会想起那条短信，想起他对别

人说的话，然后所有的感动都会变成反感，所有的

温柔都会变成冰冷的枷锁。原来不爱了就是不爱

了，哪怕他做得再好，也捂不热一颗早已凉透的心。

喜欢上上司，可他根本不爱我

丈夫对我好，可我就是反感他

不离婚的选择，是困在现实里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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